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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西沙群岛难忘西沙群岛
■孙万春

关机之后

■项学品

时光里

■金 洁

■陈来来

五彩云南

时光荏苒，从西沙群岛归来已有 7 年，我

却一天也不曾忘记那里的天、那里的水，还有

那里的战友。

2004 年 8 月 12 日，我因工作需要被调往

西沙群岛永兴岛某部队工作。当年一踏上西

沙群岛永兴岛，我就迷上了那里的美景：湛蓝

的天，蓝得那么纯净，仿佛就在眼前；碧蓝的

海，蓝得那么清澈，可以清楚地欣赏到海底悠

游的海鱼；白得耀眼的沙滩上伫立着历尽风浪

洗礼的岩石群，似在无言地诉说着古往今来

⋯⋯

西沙群岛的景色虽迷人，但岛上生活工作

环境却极端恶劣。天气炎热潮湿，身上总是黏

乎乎的，大汗淋漓像被水洗过。那里的水质呈

淡黄色，有股淡腥味，难吃又难闻。那是岛上

的地下水，由海水经过珊瑚砂石的自然过滤而

形成，又咸又涩，因色泽浑黄而被戏称为啤酒。

在西沙能吃上纯净的自来水是种奢望，由

于西沙远离大陆，常年供水难度很大。为了解

决守岛官兵饮用水的问题，上级后来借修建机

场时机，特地请专家为此设计一条多功能跑

道，两侧铺设了雨水循环系统，净化后储积起

来供生活使用。由于岛上缺淡水，西沙有一个

唯一正规编制的雨水班，负责收集雨水。这些

雨水只供岛上人员日常饮用水及做饭烧菜，而

战士们洗澡还得用岛水。

岛上全年的物质全靠岛外运送，正常季节

每20天左右供给一次蔬菜、大米等日用品，遇

上台风季节，两三个月都供应不上蔬菜，一日

三餐只能吃酱油拌饭或食盐拌稀饭，记得有一

次连续吃了 28 天。以致当运输船靠码头时，

很多战友都激动流下热泪。运输船到的时候，

那也是官兵们最高兴的日子，因为可以吃上一

顿新鲜的蔬菜，时至今日，守岛官兵仍觉得能

吃上一顿新鲜蔬菜是一种享受。

西沙群岛远离大陆，人迹稀少，交通不

便。“苦不怕，累不怕，就怕孤寡郁闷！”有些战

士因而患上“小岛综合症”：眼发直、话不利索、

常一脸茫然。

一开始，我也为艰苦恶劣环境叫苦不迭，

但我看到许多官兵，在这儿一守就是十几年，

却无怨无悔。“你们不觉得苦吗？”我曾问过他

们。“我刚来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我也像你

一样整天愁眉苦脸。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

地就爱上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一条条马路、一

栋栋房子都是我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建成

的，洒满了我们多少汗水啊！西沙现在就是我

的家，我们都舍不得离开它呢！”战友们平静的

话语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如今我早已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是一座富

饶的江南小镇。但在我心底，一直牵挂着西沙

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真希望能有一天故地

重游，去看看驻守在那里的战友们——一群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是居家型女子，交际不广，电话

不多，平常基本不关手机。可有一天

晚上，因为心情不好，片刻犹豫后，我

把手机关掉了。当时只是一时怄气，

也没想那么多，哪知我这一任性举动

竟牵动很多人的心，由此收获满满的

温暖和幸福。

那天晚上，我关掉手机和朋友在

外喝茶聊天，回家后本想倒头就睡的，

临睡前习惯性地给手机充电，结果这

苹果手机就自动开机了。这一开不得

了，信息提示音接二连三响起，赶紧一

一查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在短短一个小时里，母亲、老公、

儿子、哥哥，轮番给我打了不知多少个

电话。而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信息，儿

子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一接通就迫不

及待问我在哪儿，我说在家里，儿子劈

头盖脸就是一番责备：“那你为什么要

关机啊？你可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找

你吗？”然而夸张的语气里，满是掩饰

不住的如释重负。我自知理亏，只好

说刚才手机没电了。

正说着，儿子从外面回来了，敲开

我的房门，一个箭步冲过来，拿起我正

在充电的手机一看，狡黠地笑着对我

说：“我说老妈同志，你一开机，我马上

收到信息，不到 2 分钟时间里，你的手

机就充了 40%的电，你这是骗谁呢？

好了，暂不追究，以后不许这样了，害得

大家担心。”紧接着，家人纷纷打来电

话，得知我平安无事，个个高兴得像中

了什么大奖。第二天一早，远在国外的

妹妹发来微信说：“从来不关机的你昨

晚怎么把手机关了？我都担心死了！

要知道你开心我们也会开心的，如果有

什么不开心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面对家人的关心，我深感惭愧。

突然想到美国总统里根在给儿子的家

书中写道：“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在忙

碌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门口，知道这扇

门里面有人在等待着他的脚步声，人

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其实，对于

一个女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顺

境也好，逆境也罢，家人的牵挂和关

爱，才是世界上最真最美的情愫。无

独有偶，巴菲特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

时，一学生问他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

正的成功，巴菲特说：“其实，你们到了

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发现，衡量自

己成功的标准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关

心你、爱你。”

细想这些成功人士的人生感悟，

不禁深受启发。一路走来，风景迷人，

即便有风有雨，即便遭受苦难，只要有

爱，生命就如夏花绚烂。如今人到中

年，很多世俗眼里珍贵无比的东西不

再是我们所要苦苦追求和等待的，唯

有珍惜眼前的平凡幸福，才会知足常

乐，无憾今生。

丽江的美毋庸置疑，那蓝天白云，纳西民

居，小桥流水，五彩条石，让人流连忘返；白天

摩肩接踵的商店，夜晚激情奔放的酒吧，让人

乐此不疲。但是，我总觉得丽江太吵了，人太

多了。好在旁边还有一个束河古镇，距离丽江

5 公里，历史比丽江还要更早些，开发得比丽

江要迟，所以商业味淡些，更适合静静待着，什

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

束河像缩小的丽江，一样有四方街。四方

街头有一龙潭，潭中溢出的水蜿蜒于村中，冰冰

凉凉的。店家把啤酒放在门口的水里，客来喝

啤酒，就伸手从水里捞上一瓶，一捞也有一种解

渴的感觉。街的西侧有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

的大石桥，是丽江境内最大的石拱桥。桥上坐

着一位纳西老爷爷，抽着半人多高的水烟袋，穿

着传统的纳西民族服装，怡然自得。

有一广告语说得好：外出旅游，在乎的不

是景色，而是人的心情。在束河，你的心情怎

能不舒畅？天气不冷不热，湛蓝的天空高爽明

净，阳光清澄，透过树枝参差斑驳地照在身

上。沿着光滑的石板路闲逛，一路水声汩汩，

走累了，随便走进一家餐馆，靠窗而坐，喝喝

茶，看身边的水缓缓流过，看远处翠柏冲天，只

想时光停留在此刻。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

无尘杂，虚空有余闭。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

然。”正是此情写照。

泸沽湖安静的不可思议。虽然家家养狗，

早上并未听见狂吠，也无鸡鸣。一觉睡到自然

醒，倚在客栈的外廊上，湖水近在咫尺，触手可

及。晨曦初露，雾霭烟霞，湖面升起一条条雾

龙，随风飘散。太阳升起，湖水变得翠绿。湖

光山色，水天相连，泸沽湖像一块翡翠闪耀在

万山丛中。勤劳的渔民，坐着猪槽船，迎着第

一缕阳光撒下渔网，手挥处，掀动了一幅橘红

色的天然画卷。

中午泛舟于湖中，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湖

面波光粼粼。有诗云：泸湖秋水阔，隐隐浸芙

蓉。不知是天映得水更绿，还是水照得天更蓝，

和谐的蓝与绿只有大自然才能调配得出。

晚上的泸沽湖是热闹的。篝火晚会的火

刚点燃，领头人吹响笛子，盛装的男女老少手

挽着手，脚跟脚，时而音乐高亢，舞姿强悍；时

而音乐飘逸，舞姿轻柔，看得人不由跟上他们

的节奏，围成三五圈，跳着，唱着。

火渐渐暗了，人群散去，四周陷入一片漆黑

之中。天上的星群使天穹变得那样高远，那样

深不可测。它们用光亮缀合了种种神秘的图

案。这么多这么亮的星星好像藏在遥远的记忆

中，使人想起那天真无邪的童年，星星伴着青蛙

的呱呱声带我进入甜美梦乡。但愿，今后我的

梦中还会再次出现如此美的夜空。

QQ 空间里，一个朋友说：人生

如梦，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穷也好，

富也罢，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这位朋

友，是我的发小。

读小学时，我们就是非常要好

的同学。记得当年，每天放学后，

不是他到我家写作业，就是我到他

家写作业。直到夕阳西下，炊烟袅

袅，我们才各自回家。周末时，我

们也总是黏在一起。有时一起看一

些借来的小人书；有时在他家附近

的竹林里挖了蚯蚓去钓黄鳝；有时

提着水桶到后山的小溪里捉小虾和

赤蟹。5 年的小学时光，我们一起学

习，一起玩乐，度过快乐的童年。

1989 年，我们都幸运地考上镇里的

中 学 。 要 知 道 ， 当 年 的 小 升 初 考

试，也是极其残酷的。我们一个班

50 来个同学，考上的也就十来个。

中学，我们依旧等候着彼此一起上

下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

然没有一起去上学了。我不知道是什

么原因，许是他成绩跟不上，不喜欢

学习了；许是每天一起上下学的等候

太过麻烦了；许是进了中学，由于不

在一个班，彼此关系渐渐淡漠了。都

不得而知，但我能确定，我们彼此没

有吵过，也没有闹过。

有一天中午，我正匆匆地从学校

回家。穿过整条街道，疾速地小跑过

一段尘土飞扬的公路，走上那条光滑

的田间石板路。两边，水沟里的水儿

哗哗地流着，一阵风儿吹来，稻田里

是一片片此起彼伏的绿浪。我顾不得

这些，大踏步地往家赶。因为从上午

放学到下午上学，总共时间也就两个

小时，而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一个多

小时了。突然，路边水沟里窜出一个

人。他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小袋子，另

一只手里拿着一根铁丝，脸上沾了些

泥巴。“咦，你怎么在这？”我诧异万

分。“放了学，路过这，想看看能不

能抓几条黄鳝，反正我们慢班没有几

个人学习。”那时，学校里已经分了

尖子班和慢班，他因为成绩不理想，

被分到慢班。我犹豫了一下，终究没

停下脚步，匆匆告别了他回家。一晃

20多年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联系。

前几天，他从国外回来，我们又

一次见了面。如今的我们已是上有

老，下有小，且将近不惑。他说自己

在国外打工，很辛苦。早知道如此，

当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原先的手

艺而出国的。可是既然选择了出国，

现在还年轻，还是要再干几年，以后

的事情，就等以后再说吧！他还略带

无奈地说，他妻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

跟他到国外去。

末了，他在 QQ 空间留言说：再

过 20 多天就要出国了，也不知道何

年何月何日再回到自己的故乡哦！一

切随着匆匆的时光而去⋯⋯


